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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始终与时代同行

记 者：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足

迹，您认为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有哪些电视剧给您留

下了深刻印象？

王丽萍：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开始到现在，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题材内容、表现形

式、制作、播出以及对外影响，中国电视剧都取得了飞速的

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我们百姓人家日常最主要的娱乐与观

赏。这60年的成就是令人欣喜的，也是催人奋进的，前辈

和同行创作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比如《渴望》《孽债》

《金婚》《亮剑》《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人民的名

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题

材、不同特征的作品，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构成了中国历

史、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艺术画卷。从《渴望》到去年播出

的《鸡毛飞上天》，可以从电视剧的表现内容看到我们国家

生活的变化和新的矛盾与现实。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电视

剧创作始终是与时代同行的，紧紧追随着时代前进的脚

步，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对这个时代的贡献所在。我相信今

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电视剧涌现出来。

记 者：改革开放40年来，现实题材一直是电视剧创

作的重镇。前不久，中国视协发布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

剧本的征集活动，目的就是要加大现实题材创作的扶植力

度；无独有偶，业内更是把 2018年看作是“现实主义回归

年”。结合您的创作，您是如何理解现实题材的，又是如何

看待“现实主义回归”的？

王丽萍：举办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的征集活动，

对广大编剧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反映了相关

部门、领导对现实题材创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给了所有

编剧一个平等的机会。不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编剧新

人，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历和作品积累的成熟编剧，

还是依然笔耕不辍、坚守在创作一线的资深编剧，你都可

以把作品提交上来，接受检验。在我看来，不管是扶植、奖

励，还是倡导“现实主义回归”，现实题材创作最大的意义

在于记录当下中国的历史，记录新时代。如果你能用你的

笔墨、影像、画面真实表现、刻画新时代里的社会生活、精

神追求、人生命运，相信好的作品是能流传下去的。编剧就

是一个在当下生活的书写者，他应该具有从纷繁复杂的现

象中抽离出本质、本真的能力，要有透视生活、分析生活、

提炼生活的能力，这正是写好现实题材的基础。而真情实

感的表达，对生活的敬畏，对写作的敬意，都会潜移默化体

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记 者：您在进行现实题材创作时，更多希望跟观众

分享哪些内容？

王丽萍：现实生活中，包括我们身边存在着很多动人

的故事。这些年来，有朋友说我是“以温暖现实主义的方式

讲述动人的故事，表现美好的人生、励志的人生、奋斗的人

生，特别是小人物的中国梦”。其实我每一次的写作，都是

战战兢兢的，因为写作其实是孤独而艰苦的过程。在创作

中，我一直相信，正能量的作品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积极、健

康、乐观等影响，尤其是中国电视剧的观赏通常是一家老

小围坐在一起，“合家欢”式的收看方式居多，这就更需要

为他们提供有意义、有价值、有内涵的东西，这是电视剧创

作者的责任所在。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短板与长项，

对我而言，我比较偏爱喜剧的呈现，虽然轻喜剧的表现形

式非常难，这就需要你谦虚的学习与长期坚持不懈的写

作，如果你坚持下来了，就做到自己挑战自己了。除了认认

真真写作的本分以外，持之以恒、不放弃、不埋怨的努力也

是我们对这一行真诚的热爱态度。

扎扎实实写百姓的故事

记 者：目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难度在哪里？

王丽萍：就我的创作经历而言，这些年的写作我也遇

到了很多创作的瓶颈。2000年前后，我的创作瓶颈主要就

是“茫然”，我不知道去写什么，但是又特别渴望去表达。那

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像“热锅上的蚂蚁”，彷徨、焦虑、不

知所措，那会儿心里很想表达，但就是找不到视角。在经历

了四年多痛苦的状态后，我决定不跟制作方签合同，自己

沉下心来，想明白了再写。而且一定要有感而发，或者感同

身受。2004年以后，我陆陆续续写出了《错爱一生》《保姆》

《媳妇的美好时代》《双城生活》等，在我熟悉的生活领域里

去寻找我亲切的生活，写我周围的生活，而且，不要在乎别

人的评价，那个时候，有人说：不就写点婆婆妈妈的事儿

吗？能有大出息吗？我觉得，普通人的视角才是创作者最需

要关注的，平凡百姓的生活，小人物的励志精神，百折不挠

的奋斗，家长里短的温暖，左邻右舍的帮衬，这些故事热乎

乎的，非常温暖，你用真诚的感情去抒写去表达，等在荧屏

上播放以后，观众的反响才让我跨越了这个创作瓶颈。所

以我一直这样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扎扎实实

写百姓的故事，写人间的真善美。

在我看来，瓶颈对创作者来说不是坏事，至少对我而

言，让我有一个思考与冷静的过程。目前对我来讲，也面临

一个瓶颈，那就是在写作《国民大生活》的时候，我意识到

我在重复自己了，这非常可怕，我想，是不是我写不出来

了？我在炒冷饭了？我缺少敏感了？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

候，我跟导演夏晓昀和两位年轻编剧鲁琦、张洋也谈到过

这个问题，我们认真总结了这部作品的失误所在，分析了

哪些问题是应该避免的。实际上，戏剧冲突的重复、戏剧性

转折的雷同或者人物编造的痕迹过重，这些创作的难点，

不止发生在我的身上，同样是很多编剧也会遇到的难点。

尤其是对于现实题材而言，当写到重大情节转折的时候，

要么是车祸，要么是关键人物去世，很多戏都形成了套路。

我认为，成熟的编剧首先要正视自己的问题，不逃避、不遮

盖，其次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如何去克服，怎么战胜这些问

题。这次全国政协会议闭幕，我们回上海的时候，我在候机

室跟姚明聊天，我说你如何看待当下电视剧里的体育元

素？或者是体育题材？姚明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他说，“你

写的媳妇，可能很多媳妇都会感同身受；那如果一部体育

题材，又如何让每一个观众有感同身受的情感呢？”我觉得

他太智慧了，的确我们在创作中，找寻让观众情感共鸣的

视角、故事、人物，不仅陪伴在编剧漫长创作的始终，也是

一个编剧的功课。所以，每一个瓶颈，也许也是一次机会，

让你放下一些，重新出发，一个好的编剧，应该有重头再来

的勇气。

记 者：您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去克服和战胜这些问

题的？

王丽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提

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对正处在成长中的编剧来说，

奋斗精神同样是不可缺失的。编剧一定不要被内心的障碍

和害怕吓倒。此外，勤奋、刻苦也是编剧必须具备的素质。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到现在写电视

剧，一直写到现在，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真的是因为热爱，

我看我们同行高满堂老师、王宛平老师等，都是一直在创

作一线坚守着，刻苦勤奋是一切创作的基础，你在作品中

真情实感投入多少，剧本中就会体现多少。在创作中去克

服困难，除了你的毅力外，应该多交朋友，多学习，多请教，

多开阔自己的世界。几年前我去体检，医生看着我的手说，

你的手写坏了，小手指已经不能正常与五指合拢，我看着

自己的手，笑了：这样也很不错哦，至少跟别人不一样啊。

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与充沛热情

记 者：优秀的、经典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常驻观众

的记忆，除了作品本身的生活质感、时代质感以及与大众

的情感共鸣外，离不开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改革开放以

来，电视剧艺术长廊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典型形象，形成

了电视文化独特的人文风景。在塑造人物、塑造典型形象

方面，您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

王丽萍：我这里首先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编剧王

宛平老师写的《金婚》中的人物形象。剧中，小学数学老师文

丽几十年来人物的脉络、性格转换的过程非常清晰，很多细

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戏，她的丈夫佟志跟

别的女人在喝咖啡的时候，文丽正在给她的婆婆洗脚。这个

细节让我记忆犹新，她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内心力量和善

良。我在写《媳妇的美好时代》时，有一场戏里婆婆曹心梅

生病了，有点中风的感觉，毛豆豆不知道怎么照顾她，就给

她端了一杯牛奶。此时，曹心梅斜着眼盯着毛豆豆说：“你是

不是特恨我。”听到这句话后，毛豆豆就不停地在那里哭。曹

心梅又接着说：“多大的委屈让你哭成这样。”这段对话展示

的就是非常微妙的婆媳关系，既透露着一点委屈，又是亲人

之间相互坦诚的一种方式。至今很多观众对这个情节记忆

深刻。《双城生活》里，有一场戏写得非常痛苦。按习惯吧，北

京人是中午结婚，如果晚上结婚就是二婚了，恰恰上海人是

晚上结婚的，那么在剧情里，我如何让剧中的两家人都满意

呢？这段戏我写了一周都没有憋出来。我当时跟导演安建商

量，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安建跟我说，你将心比心吧，如果

你是剧中的家长那你怎么办？最后我就盯着闹钟做文章，男

女主角是在上海结婚的，在婚礼上，男主角徐嘉惠有一段表

白：“现在，请各位来宾，我们把时间调到12点……此时此

刻，我宣布，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我跟郝京妮在这里

举行婚礼。”一个时间解决了两地婚礼习惯的不同，（据说看

了电视剧的朋友，还有人仿效这个情节）毕竟生活里，南北

差异的习惯我们要尊重，但是戏剧的表现形式也需要出效

果。这些创作都是来自生活。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写出让

人感动的细节、人物，思考、敏感以及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

充沛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记 者：如今，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

“中国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的观众认可、接受，但是

需要做的功课还有不少。结合您的作品“走出去”的经历，

您认为，中国电视剧走向海外，还需哪些努力？

王丽萍：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模式有很多种：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把广播影视“走出去”作为工程，将中国

电视剧送到各个国家的主流频道去播出，让不同国家的观

众了解中国文化。另一种是制作单位、公司自己翻译，在国

外电视台播出，还有其他的模式……有一点特别有趣，在

我的“走出去”的作品中，家庭生活剧、都市情感剧居多，国

外观众反馈是很喜欢，他们也有家长里短、邻里关系，也会

遇到工作的烦恼、情感的冲突，认为我们的作品很容易跟

他们的情感产生共鸣。现在，《媳妇的美好时代》已经在欧

洲、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反反复复播放，2014年，我编

剧的电视剧《我家的春秋冬夏》作为“海派电视剧”在纽约

美国中文电视台展映，配上了中英文字幕，受到当地观众

欢迎。2017年，我编剧的《大好时光》在日本长崎电视台播

出，该剧原本38集，为了方便日本的播出方式，特地精剪

为11集，中文配音日文字幕，在长崎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

当地观众的极大关注。因为播出时段是下午，很多上班族

无法准时观看，甚至用录像机录好下班后追剧。同一年，我

编剧的《生活启示录》在蒙古国家电视台播出，打败了同期

的俄剧、韩剧，以及蒙古当地剧目，连续20日夺得全国收

视冠军。这部作品还被译制成阿拉伯语，并由阿语频道推

广至突尼斯国家电视台、约旦国家电视台、黎巴嫩国家电

视台、埃及国家电视台一台、摩洛哥国家广播公司等7个

国家的8家电视台。在我看来，电视剧“走出去”首先要解

决好翻译的问题；其次，要加大宣传和推广的力度，传播的

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第三，“走出去”应不仅局限于电视

剧作品的输出，也包括和其他国家在各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

记 者：随着网络播出平台影响力的增强，网络正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观众观看电视剧的首要选择。电视剧从传

统的电视台播出到现在台网联动甚至网络独播的趋势，一

定程度上改变着电视剧的产业格局。对于当下网络剧的发

展，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丽萍：去年，我在韩国参加第12届亚洲电视剧研讨

会的时候，中国的一部网络剧《无证之罪》也被受邀参加。

当时大会上有一个环节是请大家互动，我主动要求发言，

我告诉现场的300多位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编剧与制作

人，我说这部剧在中国业内反响很大，无论从制作和剧作

来说，都可以代表当下中国网剧的水准。网络剧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从简单化到精品化的过程，很多青年电视剧工作

者通过网络剧逐渐被这个行业所接纳、认可。网络时代面

对的观众更多是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成为网络

剧忠实的粉丝。这就催促着网络剧的创作者一定要拿出负

责任的作品，注重网络剧的文化品格，提高创作的艺术水

准。网络剧也要按照戏剧规律创作，追求逻辑性、故事性以

及情感真实，多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写作是一个漫长的寂寞的过程

记 者：电视剧里原创是难度最大的。20 多年来，您

始终坚守原创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您认为，目前电视剧

原创的难度在哪里？创作题材上还有哪些值得开掘的空

间？

王丽萍：原创作品需要大量的创作素材和生活积累，

以及你对社会、人性的深入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提

炼出来所要表达的东西。每次原创我觉得困难最大的是，

当我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时，写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假。

好在我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我当过14年兵，当过5年

报社记者、编辑，在合肥电台做过5年晚间热线主持人（兼

职），1999年到上海成为职业编剧后，也一直在与各种职

业的人成为朋友，下生活这些都是编剧的工作，是必须的

积累，否则真的会枯竭的。原创难，我也希望原创的领域更

开阔一点，题材更多样化一点。表现在：第一，这些年儿童

剧的原创作品很少。儿童剧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非常大的

影响，上世纪80年代，尹力导演的电视剧《好爸爸·坏爸

爸》就让我至今难忘。第二，科幻题材的原创电视剧较为缺

乏。这里的科幻剧不是古装的玄幻、穿越剧，而是面对当下

的书写，这就需要创作者熟悉科学进展，要跟科学家交朋

友，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第三，优秀农村题材原创剧特

别稀缺。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发布，农村农民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电视剧

原创作品应该及时反映新时代农村的新风貌。第四，表现

基层干部、基层工作者的电视剧作品也有进一步开拓的空

间，特别是居委会干部、街道干部等有很多的生活细节、故

事值得挖掘。

记 者：能谈一谈最近的创作计划吗？有没有尝试新

题材的计划？

王丽萍：一部是我与学生鲁琦从去年开始创作的电视

剧《理想》，灵感来源于去年年初，我参加第七届十佳上海

优秀社区民警的评选，我当评委，一位女警察的故事让我

激动不已。很快，我跟鲁琦一起找到了女警察谈心，当然，

我们不是写这个真实的女警察，我和鲁琦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觉得要反映一下“90后”女孩子的成长历程，写一些

英雄主义的故事，这个社会呼唤英雄主义。目前我们正在

创作中；还有一个题材，我也焐在心里很久了，那就是写邻

居的，而且又有年代的跨度，反映的是30多年邻里关系的

变迁，名字叫《我们的邻居》，由我独立创作，我会慢慢写，

不急，故事人物要做扎实了，做明白了，目前先把《理想》的

剧本磨好了，再回头慢慢写《我们的邻居》。写作是一个漫

长的寂寞的过程，真的不要急燥，不要图数量，不要匆匆忙

忙上马，想不明白、逻辑不顺会影响后面所有的创作。编剧

是基础，我们要做到落字无悔，所以，要老老实实写字、认

认真真写作。

访谈录

8年前，在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热播后的第一时间，剧作家王丽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当谈到现

实题材创作的经验时，她告诉记者，“把家长里短写出岁月的味道，写出崇高、高尚、尊严，是一个编剧的责任和使

命感。”“写出人性的真善美，是编剧的立场，也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责任。”这之后，王丽萍创作力不减，陆续推出了

《双城生活》《我家的春秋冬夏》《生活启示录》《大好时光》《国民大生活》等多部深受观众好评的原创现实题材作

品，并形成了独特的“王丽萍现象”和“王丽萍风格”。8年来，那份讴歌真善美的心灵依旧，那种扎根生活的坚守

犹存，她仍然在自己熟悉的那口生活的深井里，默默地记录着时代、描绘着人生、书写着感动，传递着小人物的温暖

与美好。今年全国两会上，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王丽萍再次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经过近一个小时的

“头脑风暴”后，王丽萍坦言：“这是我接受过的最累的一次专访。”

《《媳妇的美好时代媳妇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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